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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核恐怖主义威胁与核安全∗

章　 远

摘　 　 要： 自小规模核武器技术出现起，外界始终存在恐怖分子可能会获

得并使用核武器从而危及安全的分析和预警。 中东是恐怖组织与恐怖分

子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地区。 就可能性而言，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在行为者

意愿、交易关系、技术可行性和制造能力四个方面的表现确实可能形成核

恐怖主义威胁，进而使区域核安全更加脆弱。 中东地区拥有核武器的恐怖

分子可攻击的潜在对象不仅限于地区国家，还包括欧美人口集中地；其追

求的效果不仅是危害生命和环境，还包括散布核恐慌，极易影响全球安全

形势。 治理中东核恐怖主义不得不面临该地区特有的政治透明度、区域合

作效能、极端主义和教派分歧等政治和结构困局。 遏制中东核恐怖主义从

根本上需要更开放的安全合作环境和更彻底的反极端主义举措。
关 键 词： 核恐怖主义；核安全；中东；“伊斯兰国”组织

作者简介： 章远，博 士， 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 中 东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 上 海

２０００８３）。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７－１６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７５·

∗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９６）、上海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７ 年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地区军事化极端组织跨境活动的国际安全威胁”的阶段性成果。



中东安全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

　 　 根据反核武器扩散组织“犁头基金会”（Ｐｌｏｕｇｈｓｈａｒｅｓ Ｆｕｎｄ）的数据，全世界约有

１５，０００ 多件核武器，其中，俄罗斯至少拥有 ７，３００ 件，美国拥有 ６，９７０ 件。① 在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中，核武器的危害具有持续的破坏性。② 在全球范围内，核武器的存在

和安置都是关系到所有国家和民众安全的重大问题。
核恐怖主义是以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组织为行为主体，试图拥有以致使用或

者威胁使用、引爆放射性物质以实施伤害的恐怖主义行为。 联合国 ２００５ 年《制止核

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约定“核恐怖主义”定义中的“核”是指“放射性材料”、“核
材料”、“核设施”和“核装置”。③ 核恐怖主义对人的生命、自然环境、经济财产和共

同安全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本文将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寻求获取核武器和核原

料的行为进行理论探讨，但国家核恐怖主义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
中东地区既有事实核国家以色列，又有受核协议约束的伊朗。 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又称《共同全面行动计划》）是针对民用核能的核不扩散新标准，是对利用民用

项目获得核武器技术危险的规避。 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都力图在中东建立无核区，
但阻力重重。 中东也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外界不乏对该

地区会发生核恐怖主义的担忧。 中国是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消费大国，处在“一带一

路”交汇点的中东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利益相关地区。 在中国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今天，讨论反核恐怖主义对促进核安全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中东恐怖组织与核恐怖主义

兰德公司（ＲＡＮＤ）认为，出现“核恐怖主义”问题的时代背景始自苏东剧变。 由

于前苏联解体造成有核国家数量增加，但相关政府对核反应堆管控能力相对减弱，
核恐怖主义逐渐成为世界范围普遍担忧的问题。④ 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智库对核恐

怖主义的关注集中在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程度、评估核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环境的影

响、做出反恐怖主义策略建议等领域。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分析核恐

怖主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⑤

近年来，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在行为者意愿、交易关系、技术可行性和制造能力四

个方面的表现确实可能形成核恐怖主义威胁。 一旦恐怖组织获得核原料、核技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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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现成的核武器，那些放射性武器的攻击目标将集中于本地区以及西方世界的繁华

地带。 核恐怖主义不仅危害地区国家的经济、财产和生命，更有严重的后续效应，还
会引发新一轮的仿效袭击。

（一） 中东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

从数据上看，２０１４ 年以来，恐怖主义越来越集中于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

洲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袭击最频繁的国家几乎都位于西亚和北非地区。 ２０１５ 年

全球 ４４％致死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其中超过 ７０％是爆炸

事件。 在爆炸事件的绝对数量比上一年相对减少的同时，死亡率却提高了。① 恐

怖袭击致死率提高的背后，是恐怖组织所掌握的武器效能比以往提升了。 为实现

更大的恐怖效应，恐怖组织愿意追求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这其中就包含对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兴趣。 “基地”组织、“奥姆真理教”都曾表达过对获取放射性材料的

努力。
１． 意愿

至少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技术上实现“手提箱炸弹”之后，国
际社会对恐怖分子、恐怖组织以及脆弱国家制造轻型核武器的担忧逐渐显现。② 中

东地区军事化程度高的恐怖组织代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都不吝公

开接触核武器的意愿。
在反核武器的公共语境下，即便是被质疑可能寻求拥核的脆弱国家的政治家，

也基本避免直接显露国家层面对核武器的欲望。 比如利比亚曾经的领导人卡扎菲

强调“人口炸弹”比核武器更有力。 在他的表述中，提高在西方国家穆斯林社区的移

民人口出生率远比获得核原料制作核武器更具威慑作用。③ 相比之下，极端组织、恐
怖组织反而更不在意宣告追求核武器的意愿。

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基地”组织尝试购买核原料、从巴基斯坦等地招募核专家的

新闻。 奥萨马·本·拉登（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个人也曾公开表达过对核武器的渴望。
他在宣传中美化获得核原料行为，将核与宗教相挂钩，称获取核武器为“宗教义

务”④。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建国”后不久，就在在线杂志中声称已经有足够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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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黑市购买核相关设施。① 尽管大多数恐怖组织目前并不具备制作真正有效核武

器的技术水平，但有财力支持的恐怖组织仍具备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而走向拥核的可

能性。
应该承认，并非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把核武器视为必须争取的战术手段。 恐怖组

织最常见的武装手段仍是取得常规武器，其次是自杀性爆炸。 因为寻找愿意为了组

织目标而牺牲自己生命充作人体炸弹的软性成本要高于购买常规武器的成本。② 但

是，对恐怖组织而言，无论是购买还是研发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成本比前两者都要高得多。
２． 核原料的地下交易市场

对反恐而言，一般通过追捕恐怖组织头目、打击有生力量、分解恐怖组织机构来

有效破坏恐怖主义土壤。 与此不同的是，反核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与阻断核原料交易

关系更密切。 前苏联成员国被认为是地下放射性原料交易非法铀的来源地。 另外，
在朝鲜和巴基斯坦，核原料的走私网络同样活跃。③ 核地下交易的所谓“核高速”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ｈｉｇｈｗａｙ）是一条从俄罗斯南下经过高加索山区、伊朗、土耳其直到曾经被

“伊斯兰国”组织控制过的部分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的地理线路。 这条地理路线串

起了核地下交易的卖家和买家。
２０１５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东欧国家合作破获了四起向

中东恐怖分子盗售放射性材料的案件。 美国联邦调查局自认阻断了向中东极端分

子出售放射性物质的走私交易。④ 据信，那些与走私者接触的购买者中就有“伊斯兰

国”组织背景的买家。 来自摩尔多瓦基希纳乌（Ｃｈｉｓｉｎａｕ）的卖家向潜在买家推销他

们手中的核材料，促使那些来自中东的恐怖组织相信通过交易获得的核原料完全可

以制造脏弹，以便让恐怖分子去实施攻击。 核材料走私者有的是仇恨美国的人员，
即便无法直接接触恐怖组织，他们也渴望通过中间人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联

系，让那些恐怖组织能够间接购买到核材料，去制造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⑤ 在西方

记者的采访描述中，身份背景为前苏联成员国的核原料走私者，在情感上很愿意接

触中东极端主义买家，他们希望中东买家最终将所购的核武器在共同敌视的西方国

家引爆。
３． 核技术人员的流动

目前主流的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数据库采集数据时，对恐怖主义组织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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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类型涵盖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爆炸物、枪支等多种形式。① 总的来

看，当前恐怖主义在技术手段上越来越走向杀手本土化、武器轻便化。 核武器独特

的设计、生产、贮藏、运输和使用的技术难度较高，复杂性大于常规武器，以往认为非

国家行为体需要跨越的技术门槛太多，以至于不可能具有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②

但今天的恐怖组织不仅通过黑市贸易拥有了获得裂变材料的可能性，也因为有核国

家核技术人员的流动而可能跨越制造手段的能力障碍。
有核国家里核武器技术持有者、核科学家对恐怖主义者具有技术吸引力。 核科学

家对国家安全而言不但非常重要而且还很敏感，以致美国在中东最警惕的对手伊朗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不得不处决有间谍嫌疑的归国核物理专家沙拉姆·阿米里（Ｓｈａｈｒａｍ Ａｍｉ⁃
ｒｉ）。③ 与此同时，伊朗的核科学家也面临因他国试图阻挠伊朗核研究而遭暗杀的危

险。④ 中东动荡的局势也催生了许多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那些国家缺失对核专家及其

所掌握的技术的监督和控制，让恐怖组织有了可乘之机。 比如“伊斯兰国”组织的《达
比克》（Ｄａｂｉｑ）杂志 ２０１５ 年宣称该组织招募了萨达姆时代培养的物理与化工领域的核

专家，并扬言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年内从巴基斯坦购买第一件核武器。⑤ 此外，网络时代

的技术分享文化导致制造小型核武器门槛降低，正如《后院的爆炸》一文中所称：核原

料和技术在网络时代是如此容易收集，以致一个月内就可以在自家后院制造核弹⑥。
４． 小型核武器的制作能力

发展和制作大型核武器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支持，还需要庞大的物理规划，
即便是制作成功了，也还需要准备持续的维护成本。⑦ 军事战略意义上的核军火库

需要规范的军事手段，要配备相应装备的军队，武器要有安全和可预测的性能。 在

核恐怖主义的研究学者格雷厄姆·阿利森（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看来，恐怖组织面临太

多的技术、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束缚，即便最终成功制作出核武器，也只能是极度粗

糙、笨重、不安全且无效的。⑧ 发动恐怖袭击不一定需要战略级别的核武器。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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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组织 ２０１４ 年占领摩苏尔时，就有情报显示其可能同时取得了留存在当地高校

里的 ４０ 克质量不高的核化合物。① 尽管后续新闻报道都通过采访相关权威人士后

强调，“伊斯兰国”组织 ２０１４ 年即便真的拥有这些核材料也并不足以造成核扩散的

重大安全后果。②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至少在对外宣传上“伊斯兰

国”组织没有放弃用寻求获取甚至自主制造的脏弹对西方进行核攻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关键城市的

危险始终存在，还需要警惕恐怖分子使用常规武器攻击核电站引发核泄漏的严重后

果。③ 总的来看，中东恐怖组织在意愿、原料来源、技术人员、制作能力上都具备走向

核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二） 拥有核武器后的使用方式

首先，恐怖组织拥有核武器之后发动核恐怖主义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欧洲和美国

具有一定规模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 许多恐怖袭击是试图以夺人眼球的严重事件

换得外部关注乃至支持。 “壮观的、戏剧化的恐怖主义事件会引来恐怖行为亲近者、
经济支持者和仿效者。”④恐怖分子总是希望自己制造的袭击影响越大越好，因而恐

怖袭击目标的选址都力图满足这一要求。
但恐怖分子并不仅以城市规模为唯一发动袭击的选址标准。 比如恐怖分子也

许会在曼哈顿最中心地段引爆一个核设施，但他们不会轻易在耶路撒冷发动核攻

击。 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核恐怖袭击会伤及太多的巴勒斯坦人，最终来自阿拉伯世界

对袭击者的憎恶可能多于以色列。 因此，如果想争取政治收益最大化，恐怖组织不

会冒险在中东地区重要的争议城市使用核武器。
尽管早期传统恐怖主义研究认为只有那些以攻击平民和非军事对象为目标的

行为属于恐怖主义范畴，但随着恐怖组织能力的发展变化，对恐怖主义的追踪也扩

大到攻击军事目标的暴力行为。 面对军事实力悬殊的对立方，恐怖组织使用包括核

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冲突乃至战争也属于恐怖主义。⑤ 恐怖组织使

用核武器攻击军事目标，或者用常规武器乃至非常规武器攻击核设施都属于核恐怖

主义带来的安全挑战。 比如，据 《 ２０１６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⑥的记录，震网病毒（Ｓｔｕｘｎｅｔ）正是为了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而开发出来的恶意

软件。 蠕虫病毒这类数码武器可以让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用不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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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买到。 而因核反应堆系统技术复杂，很难保证绝对安全，导致其可能成为实体

和网络双重攻击的对象。
其次，恐怖组织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分事实效果和战略效果。 事实效果损害生

命、财产、环境和社会心理，而战略效果是扩大同一价值观人群在人力资源和经济资

本上的资助，实现恐怖主义者的组织抱负。 恐怖袭击对核武器的打击精确度要求不

高。 核恐怖主义发挥战略效果甚至不需要真的获得和使用核武器，仅仅凭借外界对

其拥核的谣传和对可能性的猜测就可以具备。
通过分析已发生的恐怖袭击可以发现，那些反复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地方，因

为更容易产生效果和引发关注，导致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持续在该地点反复制造后

续连锁袭击。 在恐怖主义集中地区（比如中东）之外的发达国家制造大规模的恐怖

主义袭击存在技术和运输风险，所以事实上多数有效的恐怖袭击只能是小规模的。①

延展到核领域，恐怖组织能输送到发达国家引起破坏的核武器也基本只可能停留在

放射性炸弹级别，而不太可能到核爆炸。 恐怖组织背后的金主也明白恐袭规模、可
操作性和事实效果之间的关系，因而虽然总是有对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的担忧，但
至少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们都尚未真正成功拥有能够进行核裂变的核武器。

第三，核恐怖主义可能引发后续恐袭循环。 从最终效果来看，其实当前世界上

所有的恐怖主义组织都很难最终达成组织的战略目标。 这些组织却也往往是那些

除了恐怖主义手段没有其他策略可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边缘群体集合。② 与其他国

际关系中的常规理性行为体不同，恐怖组织除了使用恐怖、暴力手段，并不熟悉也不

具备其他的政治交往能力。 因此，一旦因追求某些目标的暴力行为受挫，恐怖组织

倾向于提升暴力等级以期重夺其所觊觎的利益，比如从常规武器提升到制造放射性

炸弹，再到寻求获得核弹。
此外，反恐行动如果策略不当很难避免新一轮复仇性的恐怖袭击，在核恐怖主

义问题上也会因循此例。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没有终结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反
而因破坏原有地区政治格局，滋生了更多、更密、更复杂、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恐怖主

义组织。 相类似的还有俄罗斯反恐行动。 俄罗斯通过加强政府控制来抑制恐怖主

义发展，但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恐怖袭击被解读为普京对极端主义的强

硬政策引发了恐怖主义的报复性攻击。③

简言之，恐怖组织如果获得了可使用的核武器，其行为模式主要是攻击西方重

要城市，破坏正常的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瓦解社会心理建设，散布恐慌，聚集袭击

行为的仿效者，吸引人员和资本支持，从而实现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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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ｙｌｅｒ Ｃｏｗ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２３８．
Ｇａｖｉｎ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９， ｐ． １５．
Ｓｈａｕ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Ｗｈｙ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Ｍｅｔｒ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Ｆａｌｌ 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ａｐｒ ／ ０３ ／ ｗｈｙ⁃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ｍｅｔｒｏ⁃
ａｔｔａｃｋ⁃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ｅｃｈｎｙａ⁃ｓｙｒｉａ⁃ｉｓｉ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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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核恐怖主义对核安全的威胁

“核安全”概念有两个向度的解释路径，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描述，一个偏向

核材料和核设施安保层面，一个重视保护公民和环境免受核危害角度的预防性分

析。① 核安全意识在国际社会的不断强化过程，同时是核安全议题获得更多合法性

的过程，还是核恐怖主义愈加丧失任何意义上合法性认同的过程。② 就中东地区而

言，核恐怖主义对核安全的影响体现在核无政府状态、核扩散和核恐慌三个方面。
（一） 核无政府状态

不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不存在理想意义上的核平衡。 即便是出于遏

制核武器发展而追求的核武器数量平衡，其结果仍然是不稳定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学界已注意到，随着苏东剧变，前苏联曾经针对核武器设施、原料和技术的保护措施

都出现严重弱化，面临被盗、被出售和被转移风险，进而形成了“核无政府”（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ａｒｃｈｙ）状态。③ 今天各种核设施老化，核裁军后的退役武器、企业型核设施折旧后

的处理问题都会与核原料外泄相关，“核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并没有解除。
理想的核世界秩序应是没有不安全的核原料，不再出现处理铀或者浓缩钚的设

施，不再出现新的核国家。④ 世界政治发展到今天，尽管还有朝鲜等国家在试图拥有

核武器挑战现有核秩序，但是核心世界已经不再关心获得核武器。 这种对核武器态

度的变化，使得对核的控制更多限于区域性问题。
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对核原料、核武器的安保意识尚存在不足，也没有与其核能

力匹配的国际规范力量监管其核设施。 丧失有效保护的核原料和核技术更容易被

那些对安全构成威胁的宗教极端组织、恐怖组织、有组织犯罪团伙接触到。 如果中

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利用监管不力的事实核国家的安全疏漏获得核原料和核技术，国
际社会实现建立“中东无核区”的计划就愈加渺茫。

破局“核无政府状态”的困境要避免将核问题过度安全化，要区别国家与非国家

行为体。 恐怖主义寻求凭借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产生的对其他行为体的威胁

作用。 但恐怖主义既不受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约束，也不因其他有核国家的核威慑而

终止追逐核武器。 对国家而言，选择用核武器挑起冲突必须要面对产生的极端后

果，这不是理性的国际交往主体会做出的战略选择。 然而，恐怖主义不同。 国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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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ＡＥＡ： “ ＩＡＥ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ＩＡＥＡ， ｐ． １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ｉａｅａ．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
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ｒｅｖ２０１６．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樊吉社：《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７ 页。
Ｇｒａｈａｍ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Ｏｗｅｎ Ｒ． Ｃｏｔé， Ｊ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Ｆａｌｋｅｎｒａ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ｓｉ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２０．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Ｂｏｏｋｓ ／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４， ｐ．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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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很难有效制约和惩罚恐怖主义组织寻求核武器的行为，再加上恐怖主义常见的非

文明、有悖道德规范的特质，因而核武器对恐怖组织而言仍具有吸引力。
（二） 核扩散

中东一直存在核扩散风险。 中东的事实有核国家以色列并非《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ＮＰＴ）签约国，对外并不愿意公布明晰的核政策。 伊朗尽管签署了核协议，但并

不等于伊朗将完全放弃发展核武器。 而中东的核恐怖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核扩散的

困境。
依照 ２０１７ 年公布的《全球安全指数（２０１６）》的总结，全球核武器总数从 １９８７ 年

的 ６２，７２５ 枚现役核弹头减少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１４５ 枚。① 但是有核能力的国家数量却

从 ６ 个（美国、前苏联、中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增加到 ９ 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英
国、法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 其中新增的有核能力国家都不是 ＮＰＴ 签

约国。 减核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的退役核弹在等待拆除的过程中，可能被非法群体

利用（见表 １）。

表 １　 全球核弹头预估值（２０１３）

国家 部署的核弹头 核弹头储备 退役核弹头 总存量

美国 ２１５０ ４６５０ －３０００ －７７００

俄罗斯 １８００ ４４８０ －４０００ －８５００

英国 １６０ ２２５ － ２２５

法国 ２９０ ３００ － ３００

中国 － ２５０ 极少 ２５０

印度 － １１０ － １１０

巴基斯坦 － １２０ － １２０

以色列 － ８０ － ８０

朝鲜 － ｎ ／ ａ － ｎ ／ ａ

总计 －４４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７２００

资料来源： Ｈａｎｓ Ｍ．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Ｎｏｒｒ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１９４５－

２０１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Ｖｏｌ． ６９， Ｉｓｓｕｅ ５， ２０１３， ｐ． ７６。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时代周刊》封面文章提到美国政府为了阻止地下核交易，在过去的

１２ 年里向仅有 ３７０ 万人口的格鲁吉亚提供了超过五千万美元的资金扶助。② 源于对

核扩散导致恐怖分子持有核原料和核武器的担忧，奥巴马政府干预了伊朗和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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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ｅａｃ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ｐ． ４１，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ｒ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ＧＰＩ⁃２０１７－Ｒｅｐｏｒｔ⁃１．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Ｓｉｍｏｎ Ｓｈｕｓｔｅｒ， “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ｏｍｂｓ，” ｐｐ． 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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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计划。 同一时期，巴基斯坦正在发展更小规模的战场战术核武器，使得恐怖分子

更容易接触到核武器，增加了国内极端主义的威胁。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对

防止核不扩散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如果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反而有助于推进世界安

全。① 特朗普的初衷是减轻美国的反核扩散压力，增强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更多的

核国家、更多的武器也意味着更多的不可控因素，放弃反核扩散只会侵蚀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
中东地区层面的核扩散问题关乎地缘政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鼓吹反

犹太主义的萨达姆曾经放言伊拉克需通过获得核军械去平衡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存

在。② 这是政治领导人出于防御目的追求核武器的表现。 以色列和伊朗都自认为需

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为国民提供安全感。 国家出于防御寻求生产核武器，国际社

会以严苛的惩罚手段抑制拥核行为，但核原料、核技术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外溢到

潜在的、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手中。 现有的国际交往的反核扩散话语体系内，讨论中

东核问题只关注于不允许生产核弹，却并没有对能够提供给那些想拥有核武器国家

的可替代核弹的安全供给工具予以足够关注。
（三） 核恐慌

核威胁和核威慑下的核恐惧（ｎｕｃｌｅａｒ ｈｏｒｒｏｒ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是心理范畴的不安全

感。 核恐怖主义制造恐惧、散布恐慌的后果都远远超过一般的恐怖主义。 无论是藐

视核（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ｐａｔｈｙ）还是核危言耸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ｌａｒｍｉｓｍ），对核安全而言都很危险。
现有的核恐怖主义记录从后果看几乎都是制造恐慌大于真实破坏力。 车臣的

巴萨耶夫在 １９９５ 年“人质危机”之后向俄罗斯政府发出威胁，声称要用放射性物质

进行报复，并真的在莫斯科公共场所放置了装有放射性物质的铅容器。 严格地说这

只是一次核威胁事件。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报道，２０１１ 年“基地”组织称一旦本·
拉登被擒或者被杀，将引发该组织在欧洲的潜伏者引爆隐藏于秘密基地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并将其形容为“核地狱”。③ 而事实上，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本·拉登被击毙并没

有引发任何核恐怖袭击。 经过三年多国际力量的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已经不

热衷招募国际志愿者进入叙利亚参战，但会号召新的被招募者留在西方，使用包括

放射性炸弹的任何武器去攻击西方。④ “伊斯兰国”组织从“建国”之初得到摩苏尔

的核原料到伊拉克境内控制地区被解放，都没有出现之前各方推测和警告的核恐怖

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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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Ｇｅｎｅ Ｇｅｒｚｈｏｙ ａｎｄ Ｎｉｃｋ Ｍｉｌｌｅｒ，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ｏｍｐ Ｔｈｉｎｋ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ｏｎｋｅｙ⁃ｃａｇｅ ／ ｗｐ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６ ／
ｓｈ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ｓ⁃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ｔｈｉｎｋｓ⁃ｓｏ ／ ？ ｕｔｍ＿ｔｅｒｍ＝ ．２ｃ１６ｃｄ２４６６９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ｌｋｋｉ， “Ｓａｄｄａ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ｍｂ：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ｌａｒｍｉｓ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６５－１６６．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ｏｐｅ，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Ａｐｒｉｌ ２５， ２０１１．
Ｓｉｍｏｎ Ｓｈｕｓｔｅｒ， “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ｏｍｂｓ，” 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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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组织带来的核恐慌还与本土型恐怖主义增加有关。 比如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比利时杜尔核电站、蒂昂日核电站遭遇恐怖威胁。 媒体普遍猜测，恐怖组织原本

计划是破坏核电站，盗取放射性物质，制造脏弹，袭击公共场所，或者直接袭击核电

站造成核泄漏，释放放射性物质。① 人们担忧的是如果核电站员工投奔“伊斯兰国”
组织或者受其蛊惑，后果将不堪设想。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很难保证对世界范围的人权保护。 那些因

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恐惧，为了防患于未然而进行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往往在一

定程度上违背现行法律。② 为避免核恐怖主义而进行的过激防范行为将会伤害部分

人权。 惧怕因为反核恐怖主义为名而侵害人权的心理畏惧也是核恐怖主义带来心

理不安全的表现之一。
对执政者和全球治理参与者而言，防范恐怖分子获得和使用核武器都是必须面

对并且亟需解决的问题。 反核恐怖主义应涉及预估恐怖组织或者恐怖分子的目的，
评估恐怖分子能力，包括对他们的科技水平、核原料的可使用程度、核黑市的存在与

否、安保和情报部门的效能等诸方面分别作出应对。 应对恐怖分子拥有及制造核武

器的防御性措施应包括辨识、防止和拦截三个方向。 恐怖分子持有核武器是个高可

能性、低结果的安全威胁。③ 如果恐怖分子真的如苏东解体时期外界预测的那样通

过盗窃或者自制取得核武器，那么以“９·１１”事件所展现的安全防御手段来看，当时

基本无法阻止他们用手中的核武器袭击美国。 在与恐怖分子的反核恐怖主义战争

中取胜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国家政府的积极重视，还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和重新审

视人权的保护范畴。

三、 中东核恐怖主义的治理

全球视野下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核恐怖主义主要包

括获得核武器、获得核材料与核技术后制造核武器、攻击民用核设施、扩散放射性原

料、网络虚拟攻击实体核设施、散布核恐慌等多重威胁。 国外学者总结防范国际核

恐怖主义的措施主要是威慑、防止核扩散、加强国际合作和情报共享等。④ 具体而

言，中东核恐怖主义的治理需要从切断资源链条保证原材料安全、加强区域合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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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Ｍｕｋｕｌ Ｓｈａｒｍａ， “Ｈｏｗ Ｎｏｔ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１－Ｆｅｂｕｒａｙ ６， ２００６， ｐ． １０．

Ｊａｍｅｓ Ｓ． Ｇｉｌｍｏｒｅ ＩＩＩ，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ａ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Ｗｉｌ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Ｇｏ Ｎｕｃｌｅａｒ ， Ａｍｈｅｒｓｔ：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３－２４．

杜彬伟：《国际核恐怖主义的行为特征分析———国外学者视野中的国际核恐怖主义威胁与防范》，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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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区域核无政府状态蔓延、提升国家能力维持有效核管控、减少媒体过度渲染抑制

核恐慌四个方面推进。
（一） 切断核材料、技术、资金资源链条

鉴于中东地区近几年肆虐的恐怖主义暴行，保护核原料安全是防治核恐怖主义

的首要任务。① 《外交政策》（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的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强调，为了防范恐

怖主义要警惕那些可能把核技术传输给恐怖分子的国家。 在 ２００７ 年的分析中，调查

者认为在将来的三到五年中，核技术从巴基斯坦流向恐怖主义的可能性高达 ７４％，
俄罗斯为 ３８％，伊朗为 ３１％，美国仅为 ５％。②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ＩＥＰ）汇总了国际

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报告》（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

度报告 》 （ ＳＩＰＲＩ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以 及 《 联 合 国 常 规 武 器 登 记 册 》 （ Ｕ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对核和重型武器能力的数据，③根据对以上数据源的数据统计和

比较分析，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２０１６）》指出，从 ２００８ 到

２０１６ 年，全球的恐怖主义指数都呈增加的趋势，其中西亚和北非地区最为严重，但这

两个地区核武器和重型武器方面的指数却在减少，④这是指军事战略层级的核武器，
恐怖组织的核原料、放射性物质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也很难统计。

最近几年核武器的种类更加丰富，在核原料方面非武器版的核材料也越来越

多。 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跨国合作，防止核材料的地下交易和核相关技术流失。
既有的 ＮＰＴ 机制、ＩＡＥＡ 体系是明确的确保无核化对话和谈判机制，但对于防止核技

术用于军事领域还不够充分。 核研究离不开核原料，那么现有机制需要加强对已知

核原料动向的监控。 另外，随着安检等与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的民用领域对放射源的

需求和使用程度都在提高，对民用领域放射性物质的管理和监督要求也需要提高。
例如 ２０１４ 年中国南京放射源铱⁃１９２ 丢失事件就对放射源的控制和监管敲响警钟。

（二） 避免以反恐之名争夺主导权，切实加强国际合作

以防患于未然为目的去提高区域反核恐怖主义治理水平，首先需要地区治理参

与国家在政治议程上致力于塑造防御核扩散的国际安全机制建设，而不是忙于惩罚

那些对核武器可能有兴趣的阿拉伯国家。⑤ 自核武器发明以来，因为惧怕反噬，事实

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核国家赠予过他国———哪怕是盟国———任何可以单独直接使用

的核武器，更不用说赠予恐怖分子群体。⑥ 目前联合国框架下有十六个防范特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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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Ｎｏ． ４， ２００５， ｐ． ４９０．



中东地区的核恐怖主义威胁与核安全
􀪇􀪇􀪇􀪇􀪇􀪇􀪇􀪇􀪇􀪇􀪇􀪇􀪇􀪇􀪇􀪇􀪇􀪇􀪇􀪇􀪇􀪇􀪇􀪇􀪇􀪇􀪇􀪇􀪇􀪇􀪇􀪇􀪇􀪇􀪇􀪇􀪇􀪇􀪇􀪇􀪇􀪇􀪇􀪇􀪇􀪇􀪇􀪇􀪇􀪇􀪇􀪇􀪇􀪇􀪇􀪇􀪇􀪇􀪇􀪇􀪇􀪇􀪇􀪇

怖主义犯罪行为的国际公约，涉及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反劫机等多个安全领域。 ２００５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是最近的一个针对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所有这些国际公约都占有道德优势，赢得了大量国家参与签署，然而这些反恐

公约却又大多没有后续的跟进机制，缺失对核恐怖主义的具体防范。 之后几年联合

国反核恐怖主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第 ６１９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 １８８７ 号决议》①强调和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或核技术援助”、“减少核恐怖主义风险”，呼吁普遍恪守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确认《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但仍然逃脱不了效

能方面的质疑。
由于联合国工作效率较低和官僚主义严重，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联合国框

架外进行了两项反核恐怖主义努力，主导建立了 ２０１１ 年的“全球反恐论坛”（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Ｆｏｒｕｍ ／ ＧＣＴＦ），以联合国提供的架构，建立“核安全峰会”（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ｍｍｉｔ）进程，寄希望能凭借“核安全峰会”平台在美国主导下更高效地防范

核恐怖主义。 海牙峰会直接以“加强核安全、防范核恐怖主义”为主题，会议期间模

拟核恐怖袭击的国际协调应对讨论会，以此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反核恐怖主义合作。
但是安全峰会和会后倡议这些非约束性的承诺或鼓励措施对核恐怖主义的治理作

用仍然十分有限。
２００６ 年在美俄牵头下，由 ８６ 个国家和 ４ 个国际组织参加的《打击核恐怖主义全

球倡议》（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ＧＩＣＮＴ）是致力于提高反核恐

怖主义国际合作的新国际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 年沙特组建的 ３４ 个伊斯兰国家参与的伊

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是地区相同宗教背景国家反恐和反极

端主义的新尝试，但无疑也有以反恐为由夺取地缘政治利益的严重缺陷。
（三） 提升国家能力，消减教派对抗和极端主义

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不同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极左翼或者极右翼恐怖团体。 中

东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密切相关。 以宗教极端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恐怖主义更

顽固、难以化解和妥协。 中东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追求核武器不是为了走向彼

世而通过核爆炸追求人类末世终结，他们用核弹进行攻击是为了“净化”信仰、排除

所谓“异端”，塑造理想王国。
皮尤研究中心曾经在 ２００７ 年全球意见调查中收集了 ４７ 个国家受访者对核扩

散、宗教种族仇恨、传染病、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的威胁认知。 从数据上看，主导核

议程的美国国民看重核扩散和宗教仇恨的危险性，中东无核国家普遍惧怕宗教仇恨

威胁，甚至超过核扩散威胁。 中东的事实核国家以色列对核扩散问题的担忧甚于它

的阿拉伯邻国。 相比较而言，多数亚洲国家对宗教仇恨和核扩散的态度都相对坦然

·９６·

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１８８７（２００９）号决议》，联合国，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０９ ／ ｓ１８８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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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２）。

表 ２　 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险（２００７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意见调查）

国家 核扩散（％）
宗教 ／ 种族

仇恨（％）
艾滋病等

传染病（％）
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

美国 ４５ ４５ ２９ ３７ ３３

英国 ３２ ６７ １９ ４６ ３２

法国 ２１ ５５ ２６ ５２ ４５

德国 ３４ ５８ ９ ４５ ５０

俄罗斯 ３１ ３３ ３８ ４３ ４８

土耳其 ５７ ３９ ２１ ２７ ４３

埃及 ４１ ３９ ３５ ４０ ４３

约旦 ５４ ５１ ２７ ３０ ３８

科威特 ５７ ６６ ３０ ２２ ２１

黎巴嫩 ５７ ７４ １４ １３ ４１

巴勒斯坦 ４０ ６４ １８ ２８ ３７

以色列 ６６ ４８ ２０ ２６ ３５

印度 ３０ ３３ ４２ ４９ ３６

日本 ６８ ２０ １１ ７０ ２８

韩国 ２９ １４ ７ ７７ ６８

资料来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 Ａｕｘｉｅ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ｐｒｉｌ １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１２ ／ 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美国对中东的民主化政策是乐观的“民主输出”，简单地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最

终将因为支持民主化而走出困境。 与美国所期望的理想的民主化中东政府相比，穆
斯林社群中的激进群体反而可能更早从美国的民主输出中真实受益。 独裁政体打

击亲民主化的世俗反政府活动，导致那些反对现行制度的反抗活动只能在穆斯林集

中的宗教生活场所展开。 清真寺于是成了新政治力量崛起的发源地，并逐渐形成新

政治运动的“宗教垄断”①。 穆兄会、伊斯兰解放党的壮大某种程度上都符合这一解

释逻辑。
美国近几年的中东政策经历了从奥巴马时期的追求输出美国价值观，到他的继

任者特朗普重视交易、以向中东国家军售来支持中东反恐的转化。 当将视野置于更

广阔的历史背景，漫长的殖民体系遗产已经被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国际体系所取

·０７·

① Ｆａｔｈａｌｉ Ｍ．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 ｐ．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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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与二战后世界政治以联合国为核心相比，冷战之后特别是“９·１１”事件以来的

反恐政治转化为以美国核心。 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国家建设受挫恰恰是源于那些

国家不愿回到过去殖民记忆的意愿。① 即便是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意义重要的国家

投入了大量占领力量，伊拉克等国所进行的国家建设仍收效甚微，导致中东国家有

效控制核恐怖主义的能力有限。
远期来看，政府控制不力、政治腐败是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的温床，核原料非法

交易多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蔓延和恶化。② 缺少有力政治和财政支持的国家无

法维持监管核走私的非法行为。
（四） 减少媒体过度渲染，抑制核恐慌

国家的暴力行为研究可以做相对精准数据追踪的案例分析，但是恐怖主义类型

的案例研究涉及劫机、挟持人质、毒品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生化威胁等形式，包
括核恐怖主义在内，其内容十分复杂，但相关文献却以新闻报道或者会议陈述为主

要承载形式。③ 恐怖主义团体与媒体之间存在着“血与墨”④般的利益纠葛和共生关

系：关于恐怖主义的报道能够提升报纸销量和电视收视率，恐怖组织也借由报道获

得更广泛的曝光率。 西方媒体对中东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恐怖主义新闻的兴趣不

如对西方本土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 那些相对被忽视的恐怖组织为了获得主流媒

体的报道，在发展中国家本土不得不制造比在欧洲和美国更高伤亡率的袭击才能换

得相似的关注。 由此可见，血腥的报道对抑制恐慌并无益处。
以美国媒体为例，在接受采访的一些美国政府前反恐官员看来，中东恐怖分子

如果在曼哈顿制造哪怕最小规模的一场核爆炸，其影响也将压垮全美，摧毁美国的

公民自由，扭转全球化进程，将会被解读为美国衰落的开端，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生

存危机。⑤ 媒体的过度渲染并不利于反核恐怖主义，反而会让恐怖主义更加热衷散

播核恐慌，而不管是不是真的拥有核武器。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营

造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才
能从根源上解决核恐怖主义”⑥问题，对中东地区核恐怖主义的治理逻辑也应塑造平

等的反核扩散、制止核恐怖主义合作。 概言之，反核恐怖主义需要否定使用核武器

的合理性、提升支持核恐怖主义的成本、外交施压多个层面共同操作。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ｋ Ｔ． 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ｌｏｉｓｅ Ｗｅｂ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０１－２０８．

Ｋａｒｉｎ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 ｐｐ． ３０－３４．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Ｉａｎ Ｒｏｓ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４， ｐ． ２８．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Ｒｏ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Ｓ． Ｆｒｅｙ，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ｎｋ！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Ｖｏｌ． １３３， Ｎｏ． １ ／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ｐ． １２９．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ｉｍ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ａｒ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 ｐ． ３９８．
习近平：《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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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目前看来，政界、学界和媒体反复担忧的都是核恐怖主义的可能性，但不能因为

只是可能而无视其潜在的巨大威胁，因为核袭击的后果将严重到人类难以承担。 中

东是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维护核安全，抑制中东

核恐怖主义，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 中国支持在集体安全的框架

内解决核恐怖主义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６ 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讲话中重申，应以

联合国安理会为解决核安全议题的国际机制，倡导普遍遵约。①

中国赞成防止核扩散、维护核安全的原则以及倡议，但是，中国也因在某些方面

尚未与现行国际法接轨而在具体的反核恐怖主义手段上持一定的保留态度。② 中国

的新安全观是在对国际、国内安全局势把握基础上的总体安全观。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

《国家安全法》定义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

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安全体系涵盖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
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十一种多元安

全领域。④ 核安全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核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威胁，中国同样要在

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反对核恐怖主义，致力于维护全球核安全。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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